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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 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机制检验

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

(1)数字技能对农户具有增收效应,且能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2)数字技能能够通过促进耕地流转、增强社会

网络和缓解信贷约束三条路径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3)数字技能对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不

存在显著差异,但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增强;(4)数字技能可以缓解农

户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不平等,却加剧了务工收入不平等。 此外,线上商务技能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最大,

生活社交技能次之,网络学习技能的缓解作用最小。 针对研究发现,应着力提高农户的数字技能、针对不同农户

特点设计相对应的数字技能提升策略以及加强数字技能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以实现农户共享数字红利,促进

共同富裕。

　 　 关键词:数字技能　 农户收入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收入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124;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5-0060-18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家庭平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134 元增至 2022 年的 20
 

100 元,但
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较明显[1] ,主要表现为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 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农村居民前 20%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是后 20%低收入组的 8. 87 倍[2] 。 农户内部

收入差距作为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眼点[3] 。 因此,如何让低收入

农户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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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量的数字技术不断深入到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等多个场景,但数字技术的使用

具有一定的能力门槛,需要具备良好的数字技能。 数字技能成为农户在数字环境下的新型生计资源,掌握

数字技能有利于农户充分使用数字技术及时获取和利用相关信息和资源,进而高效解决现实问题并促进收

入增长[4] 。 当前大部分研究的关注点仍停留在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提升农户收入方面,忽略了数字技能也

会对农户收入分化产生影响。 由于自身能力、其他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导致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无法通过

数字技能均等获益,无论是低收入农户获益更多还是高收入农户获益更多,均会对农村的收入分配状况带

来影响。 一方面,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对数字技能的掌握存在差异,高收入农户往往有更多机会接受数字

技能培训,也更容易获得可靠的互联网连接、电脑等设备,使其更容易发挥数字技能的作用,进而提高收入

水平,但会因此加剧农户收入不平等[5] 。 另一方面,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是决定农户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
故信息资源分配不均是导致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低收入农户的信息资源匮乏程度高于

高收入农户,因此掌握数字技能对其获取信息资源的效应更强,这有助于缩小其与高收入农户在收入上的

差距。 那么,数字技能究竟是会加剧还是缓解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 深入探究该问题对缓解中国农村收入

不平等、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数字技能的定义、类别及掌握现状。 数字技能是指通过利用互

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获取相关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和处理,最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4] 。 根据特点,可
将数字技能划分为普通技能、专业技能及补充技能[6] ,但由于缺乏专业的数字技能普及和培训,当前中国农村

居民对数字技能的掌握程度还相对较低[7] 。 第二类是关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
农户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始终存在[8] 。 部分学者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和缓解方式进行了探究,发现个人特

征差异和机会不均等是造成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9] ,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受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健
康状况等[10] ,机会不均等包括农户的社会资本、就业机会、家庭财富等分配不均[11] ,除此之外,制度、环境、全球

化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12] ;关于缓解方式,研究表明促进劳动力外出务工或在本地开展非农就

业[13] 、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开展创业[14] 、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信贷约束等方式均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12] 。 第三类是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

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4,15] ,部分学者探究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数字技术指的是

在数字化时代被运用于生活、工作中的工具,而数字技能是使用数字技术必不可少的能力[16] ,即数字技能更

多体现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中[17] 。 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数字技能

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对于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使用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不

平等,即数字技术使用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用更大[18-19] ;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使用会加剧农户

收入不平等,虽然数字技术有利于缓解农户多维贫困,但该减贫效应存在“精英俘获”现象,数字红利尚未被

全体农户公平共享,甚至还会对深度贫困农户产生增贫作用,导致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 。 徐静等

(2023)通过检验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得出一致结论,即数字技术的使用会造成农

户经营收入差距的扩大[21] 。 基于此可推导出数字技能可能缓解也可能加剧农户收入不平等。
综上,已有文献对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鲜有文献直接探

究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二是现有部分文献聚

焦于探究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多采用仅能从总体上反映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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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尼系数、回归分解法或分位数回归等方法进行分析,无法捕捉到微观主体即农户个体内部收入的相对

不平衡状态,导致其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和调控原理解释不足。 鉴于此,本文基于黄河流域沿线

省份 2
 

893 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测度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

平等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机理,深入探讨数字技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为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
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能影响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分析

数字技能能够为农户带来巨大的信息红利,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可以拓宽信息获取渠道,获取更多信

息资源,而信息资源与其他资本相结合能为农户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4] ,即数字技能有利于增加农户收入。
首先,对于农业收入,一方面,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农户及时获取农业市场的生产、销售等相关信息,同时农

户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农业政策及新型技术等,为其合理配置生产资料、改善种植结构等奠定基础,从而

增加农业收入[22] ;另一方面,农户还可以通过接入电商平台,直接对接农产品消费者,有利于减少中间成本

并扩大交易规模,发挥数字技能的增收效应[23] 。 其次,对于务工收入,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改善农户的信息

不对称状态,农户可以通过线上搜寻相关就业信息和渠道,这不仅拓宽了其非农就业的选择空间,还极大缩

短了待业时间、提高了就业概率[24] ;同时,当前各行业催生了大量数字化新职业,掌握数字技能在一定程度

上是农户求职的“敲门砖”,有利于增加其从事线上销售等工作的概率,扩大就业范围,进而增加务工收

入[4] 。 最后,对于财产性收入,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寻找合适的租户出租耕地、农用机械

等,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深入了解金融产品,改善资产配置效率,以此增加财产性收入[25] 。
数字技能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但不同农户数字技能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 那么,是高收入群

体受益更多还是低收入群体受益更多?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农户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其资源禀赋与获取资源的能力[12] 。 在掌握数字技能以前,高收入农户的资源禀赋和获取资源的能

力显然高于低收入农户。 然而,数字技能为促进所有农户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带来了机遇,互联网作为

数字技能的载体,具有亲贫性,低收入农户也能通过掌握数字技能缓解信息约束,扩宽资源获取渠道及增

强信息整合能力,增加提高收入的机会[26] 。 首先,对于农业收入,掌握数字技能可以实现农业生产智能

化,有利于促进农户生产效率趋同,降低因生产效率差异造成的农业收入不平等。 具体看,原先生产效率

较低的农户在掌握数字技能后,可以通过电子传感系统等调整农作物生长环境,不仅节省劳动力,还能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因先天禀赋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效率差异,达到缓解农业收入不平等的目的[27] 。 其次,
对于务工收入,高收入农户通常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对额外的就业机会需求较低,而低收入农户面

临更高的就业压力,数字技能为其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因此其增收效应更明显;同时,提升

劳动技能是转换农户就业方式和增加收入的重要路径,农户可以基于互联网平台发挥数字技能的作用,
拓宽职业技能的学习渠道,有利于其转向更高收入的职业,提高收入水平。 高收入农户通常已经具备较

多职业技能,由此低收入农户因职业技能带来的收入增速应高于高收入农户[28] 。 最后,对于财产性收

入,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农户享受数字金融等服务,尤其对于低收入农户,数字金融服务提高了其金融可

得性,这能对其财富积累产生更高的边际效应,有利于缩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29] 。 基于此,提出

研究假设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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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数字技能存在增收效应,同时能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

　 　 (二)数字技能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分析

家庭资源禀赋是决定农户收入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但因各家庭初

始禀赋存在差异,后期某些要素发生变化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幅度也不尽相同,从而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

产生影响[30] 。 耕地作为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分配格局对农户收入分配往往能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大

部分研究认为耕地流转能提高农户收入[31] ,但由于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其他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导致不同收

入水平的农户从耕地流转中获得的收益可能不均等。 社会网络是农户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可以促

进农户合作与交流,同时网络成员还可以通过共享知识、技术技能等缩小各成员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进一步

缩小收入差距。 同理,资金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当信贷约束得到缓解时,农户可以通过获取资金投入

生产,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对资本的需求不一致,导致缓解信贷约束对农户的边际效益不同。 此外,掌握

数字技能的农户具有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学习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其加快开展耕地流转、增强社会网

络以及缓解信贷约束。 因此,数字技能会通过影响农户耕地流转、社会网络和信贷约束进而影响农户收入

不平等。
1. 耕地流转效应

数字技能有助于优化要素配置,农户可以借助数字技能对耕地等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使其达到最优配

置状态[24] 。 第一,数字技能可以缓解耕地流转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是阻碍耕地流转的主要因

素,部分农户急于转出或转入耕地,但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转入者或者转出者,严重降低了耕地流转

效率[32] 。 互联网能够为流转双方提供丰富可靠的流转信息,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还扩大了传播范

围[33] ,这意味着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快速开展耕地流转,提高流转效率。 第

二,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由于耕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导致农户对耕地流转合约产生的交易

费用等认知不足,抑制了流转,但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市场上耕地供需的相关信息,提
高其认知水平和议价能力,降低由信息搜寻、谈判、签订合同等流程产生的成本,进而促进耕地流转[33] 。 第

三,掌握数字技能有助于打破距离和时间的屏障。 农户一般以户为单位进行分散式的耕地流转,如果缺乏

信息获取能力,就只能在有限的熟人圈子里流转,但掌握数字技能后,其信息来源更广泛且交易圈子更大,
有利于打破距离和时间的限制,提高耕地流转效率[34] 。

此外,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会对自身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收益最大化。 第一,由于当前中国农村要素

市场并不完善,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效应较低[35] ,因此存在耕地流转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边际产出较大的

农户会选择从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手中转入耕地,最终达到二者耕地边际产出相等,这有利于降低农户因

耕地利用效率差异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36] 。 第二,在经济快速转型背景下,农户非农就业机会逐渐增多,但
仍有部分农户因家庭及自身原因无法外出务工,这类农户可以从非农就业能力强且无暇顾及农业的农户手

中转入耕地,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第三,对于部分缺乏非农就业能力且农

业生产效率低的农户,其可以将耕地流转到规模经营的大户手中,耕作大户还可以为这些农户提供农业就

业机会,使其同时获得耕地流转租金和雇工收入,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会随之降低。
2. 社会网络增强效应

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农户维持、巩固并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从而积累社会资本。 一方面,数字技能为

农户维持和巩固已有的社会网络提供了便利。 数字技术打破了以往人们沟通交流的时空壁垒,当农户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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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因素限制无法及时与亲朋好友开展线下见面交流,进而导致社会网络出现损耗时,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

可以在线上与亲朋好友沟通互动,与线下的社会网络相结合,不仅降低了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还进一步巩

固了社会网络[37] 。 另一方面,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拓展农户的社交边界。 以往农户的社会网络大多围绕亲

戚、邻居等,范围较小,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拓宽了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社会关系的途径,农户可以根据需

求通过网络结识更多其他领域的人,扩大社交圈,增强社会网络[38] 。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最具经济效应的因素,无疑会给农户带来增收效应,但对

不同农户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第一,高收入农户在社会经济层面占据优势地位,通常已具备较多资源和

渠道,更容易依靠自身打破人际关系中“差序格局”产生的不利影响,其收入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对社会网

络的依赖较小。 但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充分利用和发掘社会关系是其获取资源和工作信息的重要途径,
社会网络对其增加收入的作用尤其突出,即社会网络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强[39] 。 第二,农户社会网

络成员间的职业、教育、资源等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就业技能和知识等由较高者向较低者传递,促进部分低

收入农户提高劳动绩效和收入水平,使网络成员的收入水平趋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40] 。
3. 信贷约束效应

农户信贷约束一直存在,其原因是农户与信贷机构信息不对称、农户信用评估效率低以及缺少高质

量抵押物等,导致相关机构向农户提供的信贷服务较少,而数字技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 第

一,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拥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 农户可以发挥数字技能优势,通过互联网了解各类

信贷产品相关信息和政策,选择适合自己的信贷产品,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贷约束。 第二,数字技能

可以帮助农户提高信用评估效率。 农户可以通过数字化财务管理系统,记录和分析其经营数据、收支状

况等,将这些记录作为自身信用评估的依据提交给信贷机构,有利于提高其信用评估效率,使信贷机构能

快速有效甄别农户资质,尽可能满足其信贷需求[41] 。 第三,掌握数字技能还有利于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

融。 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功能可以缓解农户借贷困难的问题,其降低了对农户抵押品的要求,农户可以

通过移动终端完成远程开户、放贷和还贷等事项,不仅流程简单、效率高,还降低了贷款成本,增加了农户

的信贷可得性[12] 。
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原因,当信贷约束得到缓解后,农户可以获得充足的资金进行生产,从

而实现收入增长。 但低收入农户的收益更大,原因有两点。 第一,缓解信贷约束能满足低收入农户紧迫的

资金需求。 信贷约束得到缓解时,农户可以获得更多融资机会,将贷款资金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扩大生产规

模,提高收入水平。 第二,缓解信贷约束有利于降低农户进入市场的门槛。 信贷约束限制了农户进入新的

市场开展经济活动,因此当信贷约束得到缓解时,农户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其进入新的市场领域,
与更多买家建立合作关系,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而增加收入[42] 。 总体而言,高收入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

远低于低收入农户,因此缓解信贷约束使低收入农户受益更大。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2。
H2:数字技能能够通过促进耕地流转、增强社会网络和降低信贷约束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于 2022 年 7—8 月对甘肃、内蒙古、宁夏、陕
西、山西和河南 6 省份开展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农村与农户的专项调查。 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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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有效性,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调研。 实地调研以问

卷调查方式为主,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家庭基本信息、家庭资产情况、2021 年家庭收支情况、产业情况

等,最终获取农户问卷 3
 

236 份,剔除存在缺失值、前后不一致等样本后,得到有效问卷 2
 

893 份,问卷有

效率为 89. 40%。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收入不平等指数,在实证分析中为了证实数字技能会引起农户收入变化,将人均总

收入取对数后代入模型,并参考相关研究[43] ,使用卡克瓦尼(Kakwani)指数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该指

数能反映出农户收入的相对剥夺状态。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在某一群组中,农户收入水平越高,表明其处于

较低的收入劣势,遭受的收入相对剥夺越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就越低[44] 。 具体测算时,假设 Y 是一个包含 n
个样本的群组,将群组内所有样本的收入按从低到高排列,从而得到该群组内的总体收入分布 Y = (y1,y2,. . .,
yn), 并将每个样本与群组内其他参照样本进行比较,则该样本的相对剥夺可以表示为:

RD(y j,yi) =
y j - yi 　 　 若 y j > yi

0 若 y j ≤ yi
{ (1)

其中, RD(y j,yi) 表示 y j 对 yi 的相对剥夺,将 RD(y j,yi) 对 j 求和,并除以群体收入的均值,可得到 i 农
户收入的平均相对剥夺指数:

RD(yi) = 1
nμY

∑
n

j = i+1
(y j - yi)[ ] = γ +

yi

μ +
yi
- yi

μY
( ) (2)

其中, μY 表示群组 Y 中所有样本农户收入的均值, μ +
yi
表示群组中收入超过 yi 的样本农户收入的平均

值, γ +
yi
表示群组中收入超过 yi 的样本农户占总样本农户的百分比。 最终测算出来的卡克瓦尼指数的取值范

围为[0,1],指数值越大则表示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的数字技能水平,在参考相关研究[7,15] 的基础上,选取网络学习技能、线上

商务技能和生活社交技能三种代表性较强的数字技能作为该技能集合的元素。 网络学习技能指的是通过

互联网平台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技能的能力;线上商务技能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商务活动和交易的

能力;生活社交技能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互联网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和交往的能力。 基于此,在调研过

程中通过询问农户“是否会利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进行学习教育活动”“是否会利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

备开展产品交易等活动”以及“是否会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开展聊天社交活动”收集信息,如果农户回

答“是”,则用 1 表示农户掌握了该项技能,反之则用 0 表示农户没有掌握该技能,最后将农户掌握三项技能

的数量作为衡量农户数字技能的指标。
3. 机制变量

由理论分析可知,数字技能能够通过影响耕地流转、社会网络和信贷约束作用于农户收入不平等,因此

选取耕地流转、社会网络和信贷约束作为机制变量。 其中,耕地流转包括耕地转入和转出,农户至少参与其

中一项均赋值为 1,表示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反之,则赋值为 0;用人情往来密切程度表示社会网络,赋值

1 ~ 5,数值越大表示社会网络越强;用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表示农户信贷约束,赋值 1 ~ 5,数值越大表示越容

易获得贷款,即信贷约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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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偏误,参考以往相关研究[45] ,从农户户主特征、家庭特征

和村庄特征三个层面选取了 14 个控制变量。 其中,户主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
康状况、是否村里大姓、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以及风险偏好;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劳动力占比、耕地经营

面积、农户家距镇政府的距离以及到最近公路的距离;村庄特征用村集体经济表示,赋值 1 ~ 5,数值越大表示

该村集体经济状况越好。
以上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人均收入 农户人均总收入的对数 9. 538 1. 638 0. 000 14. 271

收入不平等 卡克瓦尼指数 0. 549 0. 226 0. 000 1. 000

核心解释变量 网络学习技能 是否会利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进行

学习教育等活动:1 =是,0 =否

0. 469 0. 499 0. 000 1. 000

线上商务技能 是否会利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开展

产品交易等活动:1 =是,0 =否

0. 041 0. 199 0. 000 1. 000

生活社交技能 是否会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开展

聊天社交等活动:1 =是,0 =否

0. 775 0. 418 0. 000 1. 000

数字技能 掌握上述三项数字技能的数量 1. 285 0. 817 0. 000 3. 000

机制变量 耕地流转 是否发生耕地转入 / 转出 0. 270 0. 444 0. 000 1. 000

社会网络 人情往来密切程度:1 ~ 5,数值越大,社
会网络越强

3. 549 1. 063 0. 000 5. 000

信贷约束 获取贷款的难易度:1 ~ 5,数值越大,难
度越低,信贷约束越弱

2. 458 1. 204 1. 000 5. 000

控制变量 性别 性别:1 =男,0 =女 0. 937 0. 243 0. 000 1. 000

年龄 户主年龄 / 岁 57. 583 11. 168 25. 000 88. 000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 年 6. 917 3. 440 0. 000 18. 000

政治面貌 户主是否党员:1 =是,0 =否 0. 071 0. 257 0. 000 1. 000

健康状况 户主自评身体健康状况:1 = 不健康,2
=一般,3 =健康

2. 622 0. 650 1. 000 3. 000

是否村里大姓 是否为村里大姓:1 =是,0 =否 0. 466 0. 499 0. 000 1. 000

技能培训 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1 =是,0 =否 0. 217 0. 412 0. 000 1. 000

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程度:1~ 5,数值越大,风险偏

好越低

4. 026 1. 041 1. 000 5. 000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 / 人 3. 944 1. 675 1. 000 16. 000

劳动力占比 家庭实际劳动力人数 / 总人口数 0. 673 0. 289 0. 000 1. 000

耕地面积 家庭经营的耕地面积 / 亩 17. 891 85. 763 0. 000 4
 

000. 000

家距镇上的距离 家到最近的镇政府距离 / 里 9. 845 9. 868 0. 000 122. 000

家距最近公路距离 家到最近的公路的距离 / 里 4. 481 10. 238 0. 000 140. 000

村集体经济 村集体经济情况:1 ~ 5,数值越大,村集

体经济情况越好

3. 658 1. 063 0. 000 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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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普通最小二乘( OLS)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Y1 = α0 + α1x + ∑βcontrolsi + εi (3)

Y2 = α0 + α1x + ∑βcontrolsi + εi (4)

其中, Y1 和 Y2 表示农户人均收入和收入不平等指数; x 表示农户数字技能水平; controls i 为包含农户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 α0 、 α1 、β 为待估计参数; ε i 为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分析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本文参考江艇(2022) [46] 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

进行检验:

Mi = α0 + α1x + ∑βcontrolsi + εi (5)

其中, Mi 表示机制变量,即耕地流转、社会网络和信贷约束。

　 　 五、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1. 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表 2 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技能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均为正且系数在 1%统

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掌握数字技能确实能促进农户增收。 原因是,首先,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降低农户搜寻

信息的成本,使其通过线上获取农产品市场的相关信息以及接入电商,扩大产品交易规模和提高议价能力,
提升农业收入;其次,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更便于从线上获取就业信息和渠道,增加就业机会和务工收入;
最后,农户还可以通过数字技能快速寻找合适的承租户,向其出租耕地、农用机械等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2. 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表 2 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技能均对收入不平等指数存在负向影响,表明数

字技能可以缓解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 原因是,首先,相较于高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往往受到更严重的

信息资源配给约束,数字技能作为农户的投入要素,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共享等途径提高所有农户的收入,
但其仍可能遵循边际产出递减这一规律,使得低收入农户获得的边际回报率更高;其次,低收入农户可以

通过数字技术提高自身职业技能,相比之下,高收入农户可能早已具备这些技能,因此低收入农户从中获

得的增收效应会更明显,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
3. 控制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控制变量中,表示个体特征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均对收入不平等指数

有负向影响,而风险偏好对指数有正向影响。 原因是身体状况良好、受教育程度高和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

户在市场上有绝对优势,无论是务工还是务农,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有助于其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和增加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缓解收入不平等;风险偏好低的农户相对保守,在开展生产中更加注重稳定

和避免风险,较少尝试新的投资或生产技术,导致其错失增加收入的机会,可能会因此加剧收入不平等。 表

示家庭特征的劳动力占比和耕地面积均对收入不平等指数有负向影响,劳动力占比高和耕地面积大意味着

农户有充足的劳动力参与生产,且有足够的耕地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有利于农户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

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村庄特征的表征变量村集体经济对收入不平等有负向影

响,原因是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公平配置,有利于资源共享和合作,使低收入农户也能获得资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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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发展机会,降低与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差距。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人均总收入 收入不平等

未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未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297∗∗∗ 0. 037 0. 127∗∗∗ 0. 039 -0. 048∗∗∗ 0. 005 -0. 018∗∗∗ 0. 005

性别 0. 270∗∗ 0. 122 0. 008 0. 016

年龄 0. 003 0. 003 -0. 000 0. 000

受教育程度 0. 027∗∗∗ 0. 009 -0. 006∗∗∗ 0. 001

政治面貌 0. 160 0. 116 -0. 020 0. 016

健康状况 0. 249∗∗∗ 0. 049 -0. 034∗∗∗ 0. 007

是否村里大姓 -0. 096 0. 059 0. 026 0. 018

接受过技能培训 0. 307∗∗∗ 0. 073 -0. 059∗∗∗ 0. 010

风险偏好 -0. 173∗∗∗ 0. 029 0. 031∗∗∗ 0. 004

家庭规模 -0. 028 0. 019 0. 001 0. 003

劳动力占比 0. 734∗∗∗ 0. 107 -0. 143∗∗∗ 0. 014

耕地面积 0. 002∗∗∗ 0. 000 -0. 000∗∗∗ 0. 000

距镇上的距离 0. 002 0. 003 0. 000 0. 000

距最近公路距离 -0. 003 0. 003 0. 000 0. 000

村集体经济 0. 061∗ 0. 033 -0. 012∗∗∗ 0. 004

常数项 9. 157∗∗∗ 0. 056 8. 114∗∗∗ 0. 336 0. 611∗∗∗ 0. 008 0. 721∗∗∗ 0. 045

样本量 2
 

893 2
 

893 2
 

893 2
 

893

F 64. 82∗∗∗ 21. 15∗∗∗ 90. 31∗∗∗ 33. 84∗∗∗

R2 0. 022 0. 099 0. 030 0. 150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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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技能的收入分配效应

为检验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的影

响是否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本文将农户

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位数

回归并制作数字技能的收入分配效应

图(见图 1)。 结果显示,分位数处理效

应并非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是呈 U
型,说明数字技能的提升对农户收入水

平的作用弹性并不是呈简单的递减趋

势,而是对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的

边际效应高于中等收入农户,但整体而

言对低收入农户的效应最大。 其中,数

86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5 期)

字技能在最低收入组农户家庭中(5%分位点)的回报率为 0. 259,高于在最高收入农户家庭(95%分位点)的

回报率 0. 228,因此总体上数字技能可以缓解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假设 H1
得到验证。

　 　 (二)内生性问题

本文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两个可能的来源是:(1)变量遗漏。 尽管在基准模型中尽可能加入了

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的因素,但依然存在部分不可观测的变量被遗漏,导致结果产生偏误。 (2)自选

择偏误。 农户的数字技能水平是基于自身综合因素形成的,并非随机,这可能导致存在部分无法观测的因

素同时影响农户数字技能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即存在自选择问题,使得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基于此,本
文分别采用工具变量(2SLS)法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在参考相关研究[47]的基础上,选用同村其他农户数字技能的平均水平作为数字技能的工具变量。 原因

是同村农户联系密切,存在互相交流、学习和模仿的现象,导致农户的数字技能水平与同村其他农户数字技

能平均水平存在相关性,但数字技能属于农户自身掌握的技能,会对自身发展及家庭收入产生影响,而对其

他农户家庭的收入状况不会产生直接作用,即理论上,同村其他农户的数字技能平均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相

关性和外生性的基本条件。 表 3 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法的结果。 其中,豪斯曼检验结果在 5%的显著水平

上拒绝“数字技能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法是合理的;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同村其他农户

的数字技能平均水平对农户数字技能有正向影响,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同时,F 值显著大于经验

值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技能仍对农户收入不平等指

数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 105,其绝对值大于表 2 基准回归中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表明如果不考虑内

生性问题,会导致低估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工具变量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105∗∗∗ 0. 023

同村其他农户数字技能平均水平 0. 602∗∗∗ 0. 050

常数项 0. 501∗∗∗ 0. 066 0. 690∗∗∗ 0. 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
 

886 2
 

886

F 80. 15∗∗∗ 41. 02∗∗∗

豪斯曼检验 6. 73∗∗

此外,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因自选择偏差导致结果偏误的问题。 将农户划分为未掌握任何数

字技能和至少掌握一种数字技能两组,分别赋值为 0 和 1,将前者作为参照组,后者作为处理组。 选择 k = 2
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四种方法进行匹配,以此估计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平

均处理效应。 表 4 结果显示,平均处理效应(ATT)分别为-0. 033、-0. 031 和-0. 032,表明掌握数字技能农户

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未掌握数字技能农户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即在解决自选择偏误问题后,数字技能对

96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5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4)

农户收入不平等仍存在缓解作用,与前文结果一致。

表 4　 PSM 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掌握数字技能 未掌握数字技能 ATT

近邻匹配(k = 2) 0. 542 0. 575 -0. 033∗∗∗

卡尺匹配 0. 542 0. 575 -0. 033∗∗∗

半径匹配 0. 542 0. 573 -0. 031∗∗∗

核匹配 0. 542 0. 574 -0. 032∗∗∗

平均值 0. 542 0. 574 -0. 032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模型、缩尾处理人均收入等 4 种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换模型。 由于

被解释变量卡克瓦尼指数取值介于 0 ~ 1 之间,满足受限因变量模型的适用条件,故采用截尾回归(Tobit)模

型再次估计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2)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 用 0-1 变量表示数字

技能,掌握至少一种数字技能用 1 表示,未掌握任何数字技能用 0 表示,重新代入模型估计。 (3)缩尾处理。
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先将人均总收入进行 5%缩尾处理后再重新计算各农户的收入不平等指数,最后代入

模型再次估计。 (4)更换收入不平等的测算方法。 除了使用上文卡克瓦尼指数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外,还
可以用伊扎基(Yitzhaki)指数来测度,具体方式为:

RD(yi) = 1
n ∑

n

j = i+1
(y j - yi)[ ] = γ +

yi
[(μ +

yi
- yi)] (6)

其中, yi 表示农户收入, μ +
yi
表示群组中收入超过 yi 的样本农户收入的平均值, γ +

yi 表示群组中收入超过

yi 的样本农户占总样本农户的百分比。
表 5 的结果显示,在更换测度方法、替换模型后,数字技能的系数仍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即

掌握数字技能确实能缓解农户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表明上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Tobit 模型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缩尾人均收入 伊扎基指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018∗∗∗ 0. 005 -0. 035∗∗∗ 0. 011 -0. 020∗∗∗ 0. 006 -515. 489∗∗∗ 150. 025

常数项 0. 729∗∗∗ 0. 046 0. 727∗∗∗ 0. 046 0. 639∗∗∗ 0. 054 20
 

510. 180∗∗∗ 1
 

284. 0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893 2
 

893 2
 

893 2
 

893

F /
 χ2 466. 68∗∗∗ 33. 77∗∗∗ 32. 20∗∗∗ 33. 84∗∗∗

R2 0. 150 0. 144 0. 150

　 　 (四)异质性分析

前文验证了数字技能可以缓解农户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然而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市场条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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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等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此外,农户受教育程度存

在差异会进一步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样可能导致数字技能对缓解收入不平等发挥的效用不同。 基于

此,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方式,以山西和河南为中部地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和陕西为西部地区,对两

个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再根据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将其划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五个子

样本分析受教育程度不同时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差异。

表 6 的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不平等指数均存在负向影响,即数字技能均能缓

解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证明前文结果具有稳健性。 此外,西部地区系数绝对值略大于

中部地区,但进一步对其进行似无相关检验发现该差异并不显著,说明数字技能对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不

平等的缓解作用无显著差异。 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数字技能普及方面均差异

较小,且总体上两个地区农户的数字技能水平偏低,导致数字技能的应用存在较大发展潜力,最终使得两个

地区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相对类似。

表 6　 数字技能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变量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016∗∗ 0. 008 -0. 018∗∗∗ 0. 007

常数项 0. 706∗∗∗ 0. 069 0. 682∗∗∗ 0. 0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215 1
 

678

F /
 χ2 11. 74∗∗∗ 21. 52∗∗∗

R2 0. 128 0. 163

　 　 注:中西部地区组间系数似无相关检验结果为 0. 10(P= 0. 752)。

表 7 的结果显示,数字技能仅对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大专及以上农户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存在

负向影响,即数字技能可以缓解以上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 进一步对三组系数进行似无相关检验,结

果表明,除了小学组与初中组的系数大小没有显著差异外,小学组与大专及以上组、初中组与大专及

以上组的系数都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组农户的系数绝对值大于小学组和初中组,

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数字技能对其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越强。 原因是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

具备更强的学习和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有利于其充分发挥数字技能的作用,增加收入进而缓解收入

不平等。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更容易学习和掌握数字技能,充分发挥

数字技能的效应,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工具进行农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创造更多收入来源,从而缩小收

入差距;第二,数字技能可以使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更容易融入数字化应用市场,通过电商平台、在线

营销等方式直接接触消费者,扩大产品销售范围,获得更好的市场准入机会,进一步缩小资源禀赋差

异,缓解收入不平等;第三,数字技能使得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更便于获得农业市场等方面的信息,有

利于农户更快做出优化生产和经营策略的决策,从而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增加其收入,进而缓解

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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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数字技能与农户收入不平等: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

变量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003 0. 016 -0. 023∗∗∗ 0. 008 -0. 028∗∗∗ 0. 009 -0. 029 0. 018 -0. 111∗∗∗ 0. 040

常数项 0. 683∗∗∗ 0. 128 0. 795∗∗∗ 0. 073 0. 498 0. 072 0. 510∗∗∗ 0. 062 0. 667∗∗ 0. 2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64 1
 

161 1
 

099 307 62

R2 0. 019 0. 168 0. 093 0. 011 0. 239

　 　 注:小学和初中、小学和大专及以上、初中和大专及以上的组间系数似无相关检验结果分别为 0. 16(P = 0. 690)、0. 75∗∗ (P = 0. 029)、
4. 20∗∗(P=0. 041)。

　 　 (五)机制检验

为检验数字技能可以通过促进农户开展耕地流转、增强社会网络和缓解信贷约束,从而降低收入不

平等程度,本文构建以耕地流转、社会网络和信贷约束为机制变量的机制检验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耕地流转 社会网络 信贷约束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079∗∗ 0. 035 0. 085∗∗∗ 0. 027 0. 234∗∗∗ 0. 027

常数项 -1. 290∗∗∗ 0. 2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893 2
 

893 2
 

893

F /
 χ2 94. 55∗∗∗ 297. 67∗∗∗ 309. 64∗∗∗

R2 0. 028 0. 036 0. 036

1. 耕地流转效应

表 8 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耕地流转表现出正向影响,说明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推进农户开展耕地流

转,原因是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可以通过使用数字技术缓解耕地流转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费用以

及打破距离和时间的屏障,进而促进耕地流转。 耕地流转存在边际产出拉平效应,能够降低农户间因耕地

生产效率差异而产生的收入差距。 此外,耕地流入有助于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农业收入,耕地转出有利

于农户获得财产性收入,两者均能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 这表明促进耕地流转是数字技能缓解农户收入不

平等的路径之一。

2. 社会网络增强效应

表 8 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社会网络存在正向影响,即掌握数字技能有利于农户增强社会网络,原因在

于数字技能为农户维持已有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便利并能进一步拓展其社交边界,加固并扩宽农户的关系

网。 社会网络是低收入农户获取资源和信息的重要途径,而高收入农户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较弱,并且社

会网络中存在就业技能和知识等从较高者向较低者传递的功能,因此社会网络对低收入农户增收效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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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明增强社会网络是数字技能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的路径之一。

3. 信贷约束效应

表 8 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信贷约束有正向影响,即数字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原因

是数字技能可以为农户提供更多信贷信息、帮助农户提高信用评估效率以及促进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

增加了农户获得信贷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低收入农户的资金需求比高收入农户更迫切,并且缓解信贷约

束有利于低收入农户获得市场准入的能力,故缓解信贷约束后低收入农户的收益提高更快。 表明数字技能

确实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进而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 综上,假设 H2 得到验证。

　 　 (六)进一步讨论
 

1. 数字技能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不同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可能存在差异。 当前来看,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总收入的主

要来源,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比较小,因此本文将其合并为其他收入。 由上文分析可知,掌握数

字技能有利于缓解农户内部收入的不平等。 那么将收入分解为农业收入、务工收入和其他收入三类

后,数字技能是否还会对不同类型的收入不平等产生缓解作用以及对哪类收入的影响更大,这需要进

一步探究。 基于此,本文分别计算农户农业收入不平等、务工收入不平等和其他收入不平等指数代入

模型进行分析。

表 9 的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农户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不平等指数均存在负向影响,但对其他收入不平

等指数的影响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其他收入在农户收入中占比较低,数字技能的影响并

不突出。 与理论分析不符的是数字技能对农户务工收入不平等指数存在正向影响,即数字技能会加剧农户

务工收入不平等,其系数绝对值小于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系数绝对值之和,因此数字技能对农户总收入不

平等表现出缓解作用。 那么为何数字技能可以明显缓解农户农业收入不平等,却加剧了务工收入不平等?

原因可能是,外出务工需要承担一定的外出成本,低收入农户难以承担,但高收入农户不仅能承担高

外出成本,还能充分利用数字技能提供的就业信息选择更高收入的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农户的务工收

入差距;对于农业生产,农户生产效率和经营规模的差异往往是导致农业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数

字技术的到来为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提供了获取更多市场信息和学习先进经营技术的机会,有利于

其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追赶高农业收入群体,进而缓解了农户内部农业收入的不平等。

表 9　 数字技能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变量
农业收入不平等 务工收入不平等 其他收入不平等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035∗∗∗ 0. 005 0. 031∗∗∗ 0. 008 -0. 009 0. 006

常数项 0. 914∗∗∗ 0. 041 0. 835∗∗∗ 0. 071 0. 925∗∗∗ 0. 0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893 2
 

893 2
 

893

F 43. 61∗∗∗ 37. 87∗∗∗ 10. 04∗∗∗

R2 0. 185 0. 165 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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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维度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考虑到不同维度的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分别将农户的网络学

习技能、线上商务技能和生活社交技能单独代入模型,分析单一技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表 10 的结

果显示,三项数字技能均对农户收入不平等指数存在负向影响,即三项数字技能均能缓解农户收入不

平等,但线上商务技能的缓解作用最大,其次是生活社交技能,网络学习技能的缓解作用最小。 原因

是线上商务技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户打破地理限制、增加市场机会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更有

利于低收入农户转变经营模式,提高收入,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生活社交技能最容易被农户掌握并

运用,该技能提高了农户向周围人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和及时性 [ 5] ,尤其加速低收入农户扩展社交网络

及积累社会资本,有利于增加其开展创业、务工等经济活动的机会,进而增加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

而网络学习技能虽然可以帮助农户获取更多知识和信息,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但学习是一个长

期过程,在短期内很难快速提高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因此网络学习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

较小。

表 10　 不同维度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变量
网络学习技能 线上商务技能 生活社交技能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数字技能 -0. 018∗∗ 0. 008 -0. 039∗∗ 0. 020 -0. 030∗∗∗ 0. 010

常数项 0. 702∗∗∗ 0. 045 0. 698∗∗∗ 0. 045 0. 721∗∗∗ 0. 0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893 2
 

893 2
 

893

F 33. 29∗∗∗ 33. 23∗∗∗ 33. 58∗∗∗

R2 0. 148 0. 148 0. 149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 6 省份 2
 

893 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

机制和异质性,得到如下结论:(1)数字技能对农户具有增收效应,并且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在解决

内生性问题、替换变量测度方法、替换模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2)数字技能能够通过促进耕地流转、增强

社会网络和缓解信贷约束三条路径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 (3)数字技能对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

解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越强。 (4)数字技

能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一致,可以缓解农户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不平等,但加剧务工收入不平

等;不同维度的数字技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线上商务技能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最大,生

活社交技能次之,网络学习技能的缓解作用最小。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着力提高农户的数字技能。 制定和推广数字技能培训计划,加强对农村低收入农户等的技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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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与指导,消除农户间因数字技能掌握不足而产生的数字鸿沟;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数字基础设

施的支持力度,提高网络带宽速度、降低流量价格等,提高数字技能的普及率,促进数字技能缓解农户收入

不平等作用的发挥。

第二,针对不同农户特点设计相对应的数字技能提升策略。 鉴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技能普及率较低,应

加强政策上的倾斜和帮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意识,并帮助当地农户提高数字技

能;此外,由于受教育水平对数字技能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前仍需要增强对农村地

区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提升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从不同角度提高农户数字素养,提高其通过数字技能解决

现实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缓解收入不平等。

第三,加强数字技能在农业中的应用,并重点关注农户线上商务技能和生活社交技能的培养。 一方面,

除了通过加强培训提高农户基本的数字技能外,政府和企业还可以为农户提供数字技能设备和软件,进一

步推广数字设备,将数字技术更好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此外,政府还可以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发出数字农

业服务平台,提供数字技术咨询、农产品销售和金融等服务,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农业支持,充分发挥

数字技能缓解农业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商务技能和社交技能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更

大,因此在构建数字技能培育体系时应全面覆盖并重点关注对农户商务技能和社交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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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s
 

important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s
 

a
 

new
 

type
 

of
 

livelihood
 

resource,
 

digital
 

skills
 

are
 

applied
 

to
 

many
 

scenes,
 

such
 

as
 

rural
 

lif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chang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skills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Thi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alleviating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micro-survey
 

data
 

of
 

2, 893
 

rural
 

households
 

in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skills
 

on
 

income
 

inequa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through
 

the
 

OLS
 

regression
 

model,
 

the
 

mechanism
 

test
 

model,
 

and
 

the
 

group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skills
 

have
 

an
 

income-enhancing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s
 

and
 

can
 

mitigate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them.
 

Second,
 

digital
 

skills
 

can
 

mitigate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three
 

paths:
 

facilitating
 

the
 

transfer
 

of
 

cultivated
 

land,
 

enhancing
 

social
 

networks,
 

and
 

alleviating
 

credit
 

constraints.
 

Thir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itigating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the
 

mitigating
 

effect
 

becomes
 

stronger
 

a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creases.
 

Fourth,
 

digital
 

skills
 

reduce
 

inequalities
 

between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other
 

income
 

for
 

rural
 

households,
 

but
 

exacerbate
 

income
 

inequality
 

from
 

non-agricultural
 

work.
 

In
 

addition,
 

online
 

business
 

skills
 

play
 

the
 

greatest
 

role
 

in
 

alleviating
 

income
 

inequality,
 

followed
 

by
 

life
 

and
 

social
 

skills,
 

and
 

online
 

learning
 

skill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skills,
 

a
 

new
 

type
 

of
 

livelihood
 

resource,
 

on
 

rural
 

households ’ income
 

inequality,
 

broadening
 

the
 

perspective
 

of
 

previous
 

research.
 

Second,
 

it
 

reveal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that
 

digital
 

skills
 

affect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inspiring
 

how
 

to
 

alleviate
 

the
 

inequality
 

through
 

digital
 

skills.
 

Third,
 

it
 

examin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skills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
 

and
 

education
 

level,
 

providing
 

a
 

basis
 

for
 

different
 

households
 

to
 

alleviate
 

income
 

inequality.
 

Fourth,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skills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from
 

income
 

types
 

and
 

types
 

of
 

digital
 

skills,
 

which
 

enriches
 

previous
 

studies.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rural
 

households’
 

digital
 

skills,
 

designing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digital
 

skill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kill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words:

 

digital
 

skill;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inequality

责任编辑:宛恬伊;魏小奋

77


